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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外車水馬龍，催促似的喇叭聲絡繹不絕地從緩緩移動的車流中傳出，期 

間還夾雜著不少怒罵。說起來也是春節的臉面大，即使是小縣城，到了臘月， 

街上的人也是塞滿了大道，熱門地段還堵了車。和煦的陽光穿透玻璃進入車間 

，與汽車上一直發出 「呼呼」嘈雜聲的供暖機吹得車上的人們臉上紅彤彤，也 

不乏嫌熱脫了厚笨的羽絨服的。 

距離發車已經過了好幾個小時了，長時間地吹著暖氣受著顛頗，大巴車上

的旅客們神情都略有倦態，有些已經東倒西歪，甚至還有人輕微打著鼻鼾。我

側靠著窗，臉略微貼著玻璃，感覺到臉上的燒熱變淡，取而代之的是從玻璃上

傳來的陣陣涼意，這才打消了我的困意，撐開眼皮提起精神，細細觀賞窗外大

紅燈籠的喜慶和不少店家的打折促銷，從中尋趣。只是紅綠燈的速度太快，一

次過的車輛不算多，這才造成了堵車，我乘坐的這輛大巴很快就過了紅綠燈，

一路暢通無阻，很快就離開了這個偶然經過的小城市。 

    耳邊少了吵鬧，只剩下暖氣的呼聲和鼾聲，卻多了幾份無趣。打發時間， 

看看窗外的綠水青山，這倒是平時不多見的。抬頭望去，是滿眼的綠意盎然， 

青蔥生機，秧苗青青，即使臘月的冬，也沒能凍掉那碧海的一點。跟蔚藍的天 

空點綴的白雲相似，雪白的瓷磚浸沒在綠色的大海里，一片一片的田野被棕色 

的相框框住，整齊又富有美感。一星人煙被綠林吞沒，炊煙被收藏，狗吠被厚 

葉減淡，就連幾聲鳥鳴，也隨著冬日的寒風吹散，看不見一星半點，好不起

眼， 



一副至純樸至靜謐的山林畫呈現在我的眼前。正當我沉醉在眼前的一片好

景，感悟王籍的「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時，忽然眼前一黑，像是被黑

夜籠罩住，又像是黑暗吞噬了眼見風光美景。我想起到達目的地需要經過一條

長長的穿山隧道，大概要開十幾分鐘的樣子吧。在鄉野遊玩的靈魂被倏然拉

回，回到搖搖晃晃暖過頭了的大巴車裡，霎時間我覺得車內的空氣也沉悶了許

多，寒冬臘月，為了保暖自然是要關緊窗戶的，空氣裡還夾雜著各種小吃的味

道，說不沉悶那是假話，不過一路走來，理應習慣了才是。但是我總是感覺方

才我聞到的是外面的草香和新翻的泥土氣息，清新透徹的空氣沁人心脾，與這

車內的渾濁簡直是雲泥之別。兩種狀態的反差使我內心莫名失落，就像被搶去

玩具的孩子一般，悶悶不樂，又回歸枯燥。 

    穿山隧道很長，長到仿佛前面是一片漆黑，看不見一點光亮也望不到盡頭 

。昏暗的隧道和一成不變的構造就像打開的潘多拉魔盒，放大了乘客們的煩悶 

和乏味。「嘖，怎麽還不到出隧道啊，昏昏沈沈的真不得勁。」前面一名乘客 

正在低聲與同行的交談，但這句抱怨還是沒有克制住，大聲了點。我手靠在窗 

上撐著頭，內心道了聲「同意」，瞥向窗外的石墻，再瞅了瞅車前那仍舊看不 

見盡頭的隧道，漸漸放空，開始思想些雜七雜八的東西。「呀！媽媽快看！隧 

道終於馬上走完了！」忽然，一道稚嫩的童聲讓我收了神，原來是後座的女童 

在她媽媽旁邊正看著前方的光點越來越大，我還沒來得及細看，剎那間，略有 

點刺眼的白光閃近，就像狂風暴雨一樣的急速，卻又像和煦的清風如朦朧細雨 

般輕撫過，光芒罩住了整輛車，又冬日的凜冽亦有暖陽，我仿佛掙脫了車的禁 

錮，靈魂沐浴在陽光下得到升華，我聽見了外面麻雀煽動翅膀的聲音，也聽見 

了它們的嘰嘰喳喳，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先前被壓抑的情緒得到釋放， 



一時間暢快無比。不知怎的，心頭湧上一陣感慨。 

心有一隅，房子大的煩惱就只能擠在一隅中，心有四方天地，山大的煩惱 

也不過滄海一粟。我若是將自己放在車里，苦悶煩悶就全擠在車里，但我若果 

將自身置於山水之間，車子般大的煩惱，也不過天空一片雲彩，轉瞬就消散了 

。一個人若是身處隧道，能看見的只是前後非常狹窄的視野。成天糾結於雞毛 

蒜皮的瑣事，就無法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人生命題。能容忍各種無趣的生活的胸 

懷的人，也有願意閱讀的書、攀登更多的高峰和格局，在最後「一覽眾山小 

」。 


